
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李子园林场工作人员在苗木培育基地查看苗木长势情况（资料图）。

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结合当地气候特征发展林下经济。

位于岷县境内的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黑虎林场万亩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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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葱葱的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百花林场。 本版图片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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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从生

产到建设，从伐木到护林，小陇山经受住了新一

轮考验。2001 年，全国首次天保工程现场会在

小陇山召开。“停得下、护得住、绿得快”，又一次

成为中国林业行业认可的“小陇山经验”。

进入新时代，小陇山跨入了生态经济高质量

发展阶段。2021 年，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更名为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

岁月更迭，名称几易，小陇山人初心如磐。

为了国家生态安全，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生态质

量愈加提高，生态价值愈发凸显。

这颗镶嵌在陇东南的“绿色明珠”，越擦越亮。

让科研力量在森林管护中“唱大戏”，
小陇山向着辽阔的天空拔节生长

保护好这片“林子”，是小陇山人灵魂深处的

第一位诉求。

科研力量，历来都在小陇山的森林管护中

“唱大戏”。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花落小陇山！

今年6月，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甘肃

省小陇山林业科学研究所参与完成的“楸树和闽楠等

乡土珍贵树种育种体系创新与应用”项目荣获大奖。

喜讯传来，小陇山沸腾了，“赵楸树”也喜极而泣。

“赵楸树”，名叫赵秋玲。今年 58 岁的她，是

小 陇 山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所 的 正 高 级 工 程 师 。 从

2006 年开始参与这一项目，近 20 年来，赵秋玲

一直和楸树打交道。敬佩于她的敬业，同事都称

她为“赵楸树”。

“千年柏，万年杉，不如楸树一枝丫。”被誉为

“百木之王”的楸树是乡土珍贵树种，材质坚韧、

用途广泛，但生长缓慢、资源稀缺。

“要繁育出楸树的良种，就得全面收集楸树

的种质资源，解析楸树的基因。”赵秋玲说。

数十年如一日，赵秋玲和团队成员一直奔波

在一线，收集灰楸种质资源，发布省级灰楸、楸树

嫁接育苗技术标准……在楸树研究告一段落之

际，她又开始研究锐齿栎等国家珍贵树种。

种质资源采集并非易事。不论是楸树，还是

锐齿栎，一棵品种纯正、生长良好的树种，往往生

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

去年 9 月，赵秋玲和团队成员花了十多天时

间，去了小陇山的 8 个林场，寻找锐齿栎的最优

树种。往往早上 8 点多，车子就到林子边缘停下

了，她们跟随向导，沿着山路徒步搜寻。走一上

午，才能在茂林深丛中，找到心仪的那棵树。

吃点干粮后，又得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采集树种，等返回住处，天已黑了。

“快退休了，为啥还要费这么大劲，在那么苦

的地方奔波采集种子？”

赵秋玲的回答是，植物有灵。一草一木，都

有自己生命的高度和韧度。保护他们，首先得了

解它们、知晓它们。

更何况，盘点植物“家底”、保存种质资源是一

项战略性工作，对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

9 月 16 日，年近花甲的“赵楸树”，又穿着迷

彩服，向林区进发了。

发现树、观察树、研究树……小陇山人不断

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认识，科学推进森林

可持续经营。

其实，十多年前，小陇山林业科学研究所就

获得过 201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那次，他们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名称是《落

叶松现代遗传改良与定向培育技术体系》。

在小陇山百花林场花石山示范点，我们看到

了一片日本落叶松，栽植于 1990 年。如今直插

云霄，平均有 5 层楼高，有的已长成水桶粗。

与常见的人工造林不同，这片林子没那么

密，树的间距有 4 米宽。百花林场场长杨旺选告

诉我们，刚开始，树间距只有 1.5 米宽。30 多年

来，经过 4 次抚育间伐，林子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好不容易长成的树木，为什么还要砍伐，不

是太可惜了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杨旺选告诉我们，护林不是

“只造不伐”。人工林树种相对单一，生态功能

差。如同庄稼需要浇水、除草、施肥，树木也需要

修枝、割灌、间伐，得“去小留大、去劣留优、去密留

匀”。把长势较差的林木伐掉，将林木密度过大的

地方降下来一些，这样才能促进森林质量的提升。

小陇山人深知，只有林子的结构达到最优

时，生态功能才能达到最优。2005 年，小陇山成

为全国 7 个国家级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试验示

范单位之一。20 年来，小陇山创新性应用结构

化森林经营理论，以模仿自然的“近自然森林经

营”方式，不断调整优化林子结构，逐步形成了一

套独具特色的森林经营理念——单株择伐，针阔

混交，提高阔叶树比重……

他们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如今，

小陇山混交林提高 46％，多代萌生林改造更新

后生长量提高 1.4 倍。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小陇山
人心甘情愿用青春和汗水浇灌着这片绿色

乘车行至天水市武山县、定西市岷县和漳县

三县交界地带，忽然间，看到远处的大片森林，隶

属于小陇山黑虎林场的回回梁就到了。

黑虎林场是小陇山条件最为艰苦的林场之

一。回回梁，又名回回鼻梁，因其迂回盘旋的地

形而得名。当地民谚曰：“回回梁，回回梁，低头

看石头，抬头看山头。山高路远吃苦头，一直走

到落日头。”

“这片林子建起来不容易啊！”看着眼前层层

叠叠的森林，黑虎林场场长赵华杰颇为感慨。

回回梁处于森林和草原的过渡地带，农林牧

交错。此前因毁林开荒、盗砍盗伐，生态破坏较

为严重。

2001 年，借助天保工程，小陇山打响了“回

回梁大会战”。5000 多人冒着料峭的春寒，浩浩

荡荡挺进海拔 2700 多米的回回梁，40 多天不分

昼夜，播下了一道“绿色长城”。

时光荏苒。如今，一个个山头绿意盎然、林

海浩瀚，留下了小陇山人增绿护绿的宝贵印记。

60 多年来，小陇山森林覆盖率扩大了近四分之

一，由 44.06%提高到 67.62%。

“造林不易，管护更不容易。”赵华杰说，“都

说林子是三分栽、七分管。在回回梁，可以说是

一分栽、九分管。”

造林、护林、营林、爱林；防火、防牧、防砍、防

毁……又岂止是在黑虎林场？！在小陇山人的眼

中，林子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小陇山的草木，越来越茂盛，可是，这也带来

了“幸福的烦恼”。

林子越来越密，林下蒿草丛生。一旦发生火

灾，极易“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防火，成为

小陇山工作的重中之重。

连续 17 年驻守在一处海拔 2000 多米的孤

山头上，通过瞭望台上的红外线望远镜守护着近

6 万亩的山林，百花林场护林员金国徽自豪地告

诉记者：“我练就了一大本事——再远的地方，只

要能看见，是烟雾还是白云，一望便知。”

一双“鹰眼”的背后，是多少年的寂寞守望、

孤独坚守。

晚上是最难熬的。夜幕降临，黑得像墨。两

层楼的瞭望台，四五只猫头鹰住楼顶，几十只松

鼠住二楼，金国徽住一楼。猫头鹰、松鼠们发出

的声响，在金国徽听来，宛如天籁之音。有时，猫

头鹰、松鼠不来了，他还惦记得慌。

前年，和小陇山很多林场一样，百花林场瞭

望台安装了“天眼”视频远程监控系统。金国徽

也从瞭望台上撤了下来。

今年 59 岁的金国徽，本可以“坐等”退休，可

他 放 不 下 林 子 。 一 上 班 ，他 就 带 着 护 林“ 三 件

宝”——铁锨、绳子和手电筒去林子转转。他觉

得，不到林子，心里就不舒服、不踏实。

科技手段再发达，人的作用也不可替代。金

国徽这么想，全体小陇山人也有此执念。观音林

场资源科科长张建平说得好：“高科技再好，也只

能在天上看。林子这么密，树下的肯定看不着，

只能靠人力现场察看。”

即使当了多年科长，林区如今也安了先进的

“千里眼”，张建平仍不习惯坐办公室。对他来

说，主业就是上山。每周，他都要上山三四次。

有时为了调查树木生长情况，他得背着重近

15 公斤的背包，里面装着勘察仪器、铁锤等设

备，在山路上走上整整一天，颇为吃力。

体力上经得起打熬，巡山时还会遭遇种种危险。

要进大山时，张建平和同事的鞋里，得垫两

层号称“千层垫”的厚鞋垫。

不垫这么厚的鞋垫，万一发生意外呢？

深山老林常常没路。头顶是枝丫茂密的参

天大树，脚下茅草齐腰，荆棘丛生。一不留神，踩

上树茬、竹茬等，立马刺破脚掌，鲜血直流。张建

平的好几位同事就曾为此住过院。

荒山野岭，蛇虫出没。张建平说，虽然看着

蛇害怕，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他的绝技

是，拿个棍子一挑了事。

碰到狗熊、野猪等，就没这么简单了。

有一回，在小陇山观音林场刘坪森林经营管

理所老杨沟，看着四五十米远的树林里闪现的一

只黑狗熊身影，张建平和同伴连忙蹲在原地，屏

住呼吸，一动不动。

“野生动物你不惹它，它不惹你。”过了好一

阵子，两人悄悄地一点一点往后退。虽安全返

回，但张建平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

但是，一不小心，还是会招惹到野生动物。

森林里有种特别厉害的野蜂，当地人称“裤

裆蜂”。有一回，他的同事陈喜明，一脚踩在藏于

木头里的蜂窝上，立马被蜇得晕头转向、恶心呕

吐。在原地休息了四五个小时，才缓过劲儿，返

回林场。

明天和偶然，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在林

区，不时会碰到突发状况。

雨，不停地下，越下越大。我们在观音林场

采访时，大中午的，电忽然停了。

断电！断网！断路！暴雨引发的山洪裹挟

着树木和泥沙，从山上咆哮而下，打破了这座山

中林场的宁静。

那天，甘肃遭遇 1961 年以来最强区域性暴

雨。一时间，观音林场成了一座“孤岛”。

危急关头，在用卫星电话向上级汇报险情的同

时，观音林场全体党员干部不等不靠，奋力抢险救灾。

很快，暴雨致使场部门前的山路变成了湍急

的河流。疾风骤雨中，他们身披雨衣、手持铁锹，

冲进层层雨帘，察险情、堆沙袋……保护场部不

受山洪侵袭。

在外开会的场长李炜心急如焚。傍晚时分，

他冒着大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徒步赶了回来。

一到场部，立即组织新一轮的抢险救灾。三更半

夜，依然不能歇息。

三天两夜的雨终于停了，电没通、路没通、网

没通，可没一人抱怨。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沿途

察看被毁路基，全力清淤、抢修道路……

“这算啥？！”当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时，观音

林场职工回忆说，十年前的盛夏，还是因暴雨，他

们在场部困了一个月。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大家众志成城，夺取了抗洪抢险的胜利。

在突袭而来的灾难面前，小陇山人坚不可摧

的意志，筑成了一道道绿色的屏障。

即使拥有再坚强的意志，提起家人，依然是

最柔软的情愫，道不完的亏欠。

母亲去世，钻到林子里的张建平听到噩耗

时，已经迟了，匆忙赶回家里，也没见上最后一

面。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孩子怎么才送来？再迟一天，就有生命危

险了。”几年前，当医生责怪观音林场办公室主任

吴红焰时，这位七尺男儿难过得哭了一鼻子。

那几天，林场忙。远在天水市区家里的妻子

告诉他，孩子身体不舒服，但他总觉得没啥大事，

可能患了感冒。幸亏孩子转危为安。但毕竟耽

搁了病情，接下来的两年，孩子其他啥菜都不敢

吃，只能吃胡萝卜、白菜，才最终痊愈。

“85 后”的孙斌，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毕

业，就扎进了小陇山。如今他是李子园林场副场

长，爱人在东岔林场当护林员。

“两个人都在林区上班，哪顾得上家！全靠

老母亲了。”想起老人、孩子，孙斌直说“愧疚”。

今年 10 岁的儿子，这几年因为感冒发烧，已经休

克了两回。母亲去年在西安做手术，住院三个

月，他前前后后伺候了不到十天。

照顾不了老人，关爱不上孩子，在小陇山，我

们听到了很多类似的故事。我们留意到，为了撑

起家庭，不少职工的妻子都牺牲自己的工作，在

城里专门带孩子，伺候老人。

不能让林子受一点损失，多苦多累多难，都

心甘情愿。小陇山人的命运跟林场的命运紧紧

地连在了一起。在小陇山，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组

词语，那就是林一代、林二代、林三代。

“爷爷叫护林员/父亲叫护林员/我也叫护林

员 /一 代 人 的 青 春 叫 青 春 /三 代 人 的 青 春 就

是 ——绿色陇原”，百花林场职工杨锁胜在他的

诗作《小陇山抒情》中写道。深情的诗句里，是小

陇山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故事。

也许，不少小陇山人曾经打过退堂鼓，想逃

离这片林子，可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坚守。他

们用青春和汗水在大山深深扎下根，长成一棵棵

茁壮的树，与小陇山的茫茫林海融为了一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陇山在与
林共进中诠释着绿色发展的真谛

“不砍树了，工资咋办？”

曾几何时，“木头经济”撑起了整个小陇山。

上世纪末，天保工程刚实施时，放下斧头，许多小

陇山人不禁为生计发愁。

仍是“靠山吃山”，如今大不同了。

不砍大木头，照样有奔头。少砍树不但没有

砸了小陇山人的饭碗，反而倒逼小陇山人开辟出

一片新天地。

同样是树，却能做不同的文章。小陇山人的

观点是，与其卖木材，不如发挥专业特长，卖整株

苗木。即使卖整株苗木，在党川林场场长武宝成

看来，也颇有讲究：“现在，育苗再不能像以前一

样，任其自由生长，还得像造盆景一样，从苗子小

时就造型。”

走进党川林场场部前的苗木造型基地，一株

株红豆杉、油松、白皮松等景观树造型各异、形态

丰富。它们一株株虬曲多姿，如同精心勾画出的

艺术品，古朴典雅，气韵灵动。

“苗木一造型，身价倍增。前段时间，我们刚

卖掉一对造型油松，卖了 3 万元。”武宝成说。

“同样一株油松，作为绿化树种，卖四五十

元，而作为造型苗木出售，至少 2000 元，好的能

卖 1 万多元。”李子园林场产业科科长刘学礼认

真地盘算着市场行情。

把擅长的育苗作为产业经营，小陇山风生水

起。如今，小陇山林区有 22 个种苗花卉培育基

地，培育着蓝粉云杉、油松、红豆杉等优质绿化苗

木。3000 多万株多品种、多规格的苗木，成为绿

色“聚宝盆”，资产评估价值共计 22 亿元。

苗木撑起一片天，林下也能做大文章。

小陇山的林场，再不是单纯的“林场”了。走

进龙门林场的南沟生态经济示范园，山坡上的林

子里，遍布了一面面红色旗帜，标记的是地下一

窝窝猪苓等中药材；山沟里，依次排列的是一排

排椴木木耳，一个个黑木耳从树干的小孔中，急

不可耐地探出头来；温室大棚里，猴头菇、榆黄

菇、金耳菇等食用菌清香扑鼻、长势喜人……

林下经济，成了小陇山“不砍树也能致富”的

又一密码。在龙门林场场长王小勇眼中，这让龙

门林场在新时代“鱼跃龙门”有了无限的可能。

围绕“林”字做活“绿文章”，变资源优势、生态

优势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小陇山不断探索前行。

“绿水青山小陇山，生态康养大福地。”在小

陇山，处处可见这一醒目的广告语。

打此招牌，小陇山人底气十足。

麦积国家森林公园、小陇山国家森林公园，

李 子 园 省 级 森 林 公 园 、云 屏 三 峡 省 级 森 林 公

园……如今，小陇山有 2 个国家森林公园、7 个省

级森林公园。一个麦积国家森林公园，就有植物

园、曲溪、放马滩等景区。

山高林密，层峦叠嶂。行走在小陇山，一步

一景，处处皆景。一座座山、一道道岭、一个个峡

谷、一条条溪流所组成的天然立体画卷，深深地

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蕴藏其中的丰富的动植物、

历史遗迹，犹如一幅幅精美的插图一般，供游客

鉴赏。不由自主，便会放慢脚步，下意识地做个

深呼吸，徜徉在这森林“氧吧”中。

金秋时节，位于天水市武山县的小陇山滩歌

林场卧牛山省级森林公园，每天有不少游客前来

游玩。沿着公园的康养步道，漫步于森林中，望

奇峰怪石，听龙泉飞瀑，赏千年古树，好不惬意。

在滩歌林场，不仅有卧牛山省级森林公园，

还有上河峪森林体验基地、森林生态体验馆等。

“前不久，在暑假期间，滩歌镇学校的几十名师生

还前来研学，探秘森林。”滩歌林场场长左富强的

目标是，串珠成线，将林场打造成武山县乃至天

水市的“后花园”。

守住绿水青山，就能创造价值难以估量的金

山银山。现在，小陇山还琢磨着参与碳汇交易，

林区步入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

生态美、产业兴、职工富。在美丽中国建设的

征程上，小陇山将绿色理念贯穿始终，开创生态

文明新境界，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

绿色动能更为强劲，傲然站成一道壮美的风景。

小陇山，赢在当下，更赢在未来。

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书 写 新 时 代 的 绿 色 答 卷


